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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
孤星月半残，
黛宇浸清寒。
鹊桥今何处，
金风莫倚栏。

游玉湖水库
叠巘青葱漾碧溶，
岚光浮水映纤容。
游鳞拨浪迎来客，
四海相逢意自浓。

游信宜三唛顶
墨浪千层卷，
云峰漫晓天。
蝉喧三唛岭，
茶艳信宜巅。

化州十景
（组诗选三）

■谢鹏

孔庙感怀
古堞颓垣忆旧踪，
今逢盛世焕新容。
红墙绿瓦凌霄起，
画栋雕梁映彩重。
礼乐千年延不绝，
弦歌四海仰儒宗。
齐家理国初心守，
薪火相承意韵浓。

题宝山积翠
叠翠层峦接远苍，
宝山佳景动诗肠。
礞岩育得橘香溢，
古树招来鸟语扬。
烈士丰碑昭日月，
先贤遗志国魂彰。
凭栏极目罗城阔，
袅袅炊烟入韵长。

鉴水秋晚
雁掠秋云柳拂波，
浪光摇滟映霞多。
微风飒爽舟轻渡，
莺啭荷边语絮和。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傍晚下班
时分，一场小雨倏然而至，燥热瞬间消
散，晚风添了几分清爽，心情自然舒
畅。

爱人近日外出旅行，晚上，我便带
着父亲与儿子外出用餐。一家人商量
着不必铺张，索性简简单单吃一顿煲
仔饭。

父亲骑着电驴先行抵达，在店门
前等候。待我搭载着儿子赶到，抬眼
打量这间小店：门面不大，却收拾得干
净利落，约莫能容下二十多位食客。
店内几桌客人正用餐、等候，生意倒是
红火。

这是一对同乡夫妻经营的小店，
彼此相熟，碰面时自有一份亲切。墙
面高悬着菜单，各式煲仔饭足有五六
十种，荤素搭配丰富多样，鸡肉、猪肉、
牛肉、鱼肉应有尽有，口味有辣有淡，
能满足众人不同喜好。

父亲点了香菇滑鸡煲仔饭，儿子
选了猪杂拼排骨。想起父亲肠胃欠
佳，我特意叮嘱店员，将他那份米饭煮
得软烂一些。店家忙着手头活计，闻
声连连点头应下。我们还点了五指毛

桃炖龙骨汤，这是父亲钟爱的味道。
父亲笑着说起，五指毛桃是好物，

能健脾补肺、行气利湿、舒筋活络，性
质温润不燥，最适合这个时节饮用。
草本独有的清香融入汤中，搭配龙骨
慢炖，滋味愈发醇厚。儿子尝了几口，
连连夸赞汤味鲜美，父亲闻言眉眼舒
展，叮嘱孙子多喝几碗。

不多时，三份煲仔饭陆续上桌，热
气裹挟着浓郁香气扑面而来，氤氲的
白雾瞬间蒙住了我的镜片。轻轻摘下
眼镜，眼前方才清亮。父亲慢慢拨弄
着饭粒，感慨道：“煲仔饭最是鲜香，锅
底的锅巴更是一绝。只如今年岁大
了，肠胃不济，换作以前在生产队时，
这样的饭菜我能吃上三四大碗。即便
如今吃不动，闻着这股焦香，心里也欢
喜。”

儿子听得好奇，打趣爷爷食量惊
人。我笑着补充：“可别小看你爷爷，
那时候平日里难得吃上一顿白米饭。”
儿子似懂非懂，目光在我和父亲之间
来回打量。

望着日渐老去的父亲，我心中百
感交集。他发丝日渐稀疏，黑白相间，

颧骨愈发明显，面容不复往日饱满。
如今食量锐减，稍吃多些便难以消化，
每每见此，心底总涌上一阵难言的怅
然。

记忆不觉飘回往昔。从前父亲骑
着车，载着我和冬瓜赶往市集售卖。
他紧握车把，臂膀肌肉紧实，汗水顺着
臂膀缓缓滴落。卖完蔬果，总会带我
吃上两三个糯米饭团，再喝上一大碗
开水。那时的他，终日操劳农活，从不
说累，肠胃也向来康健。在年少的我
心中，父亲便是顶天立地的靠山，是无
所不能的巨人。

结账时，店家特意过来问，米饭按
说的煮烂了，父亲吃着惯不惯。父亲
直点头，说正好，下次还来。出了店，
雨已停了，空气里都是泥和草的味
道。路上灯光闪烁，照着湿漉漉的地
面，亮闪闪的。

父亲驾驶电驴离开，影子拉得老
长。我跟在后头看着，心里忽然想，幸
福这东西真简单，一餐朴素便饭，三代
同堂围坐，笑语融融。原来幸福从不
必繁复，寻常烟火，便是人间最踏实的
快乐。

雄视（中国画） ■张海燕

诗三首
■朱庆良

一席家常味 ■蔡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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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喜宴
■董彩霞

人这一生吃过的酒席数不胜数，有隆
重体面的酒店宴席，有热闹温馨的乡村喜
宴……但我最难忘的，当属前段时间和老
同学共赴的一场满月宴。

那天一早，阳光明媚。我和几位老同
学相约，奔赴老同学阿秀的孙子满月酒。

我们一路上说说笑笑，不一会儿就到
了阿秀家门口。乡下的喜宴最有人间烟火
气，只见大红拱门高高立起，喜庆的气球迎
风飘扬，院里院外整齐地摆满了三排大圆
桌，上面齐刷刷地顶着三排红色喜庆的遮
阳棚。大厨在灶台前忙得热火朝天，鸡鸭
鱼肉的香气扑鼻而来。乡里乡亲、亲朋好
友齐聚一堂，人声鼎沸，喜气洋洋。

东道主阿秀同学穿着一身得体的套
装，显得十分精神。她满面春风，正忙着招
呼宾客入座。看着她忙前忙后的模样，我
们不由得心生感慨。往日嬉笑打闹、并肩
读书的日子还历历在目，可如今的我们已
经跨进爷爷奶奶的行列了。我们几个老同
学围坐一桌，天高地阔地聊天，轻松又热
闹。

11 点半左右，宴席正式开席。一道道
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硬菜接连上桌，软糯
的扣肉、鲜香的鸡鸭、肥美的鱼虾，摆满了
整整一大桌，满满都是农村真诚的烟火
味。大家纷纷拿起碗筷，准备好好享用这
顿喜庆的满月宴。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方才还晴空万
里，眨眼间乌云密布，狂风呼啸。大红拱门
霎时东倒西歪，气球一个接一个飞了起来，
遮阳棚被高高顶起，桌布也被吹得肆意翻
飞。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豆大的雨点就噼
里啪啦狠狠砸落下来。不一会儿，狂风裹
挟着暴雨席卷了整个宴席现场。突如其来
的暴雨，让满院宾客猝不及防，场面顿时从
喜气洋洋变成手忙脚乱。

慌乱之中，有趣的画面接连上演。反
应快的乡亲立刻打开雨伞，几个人挤在小
小的伞下，脑袋凑在一起，一边躲雨一边抓
紧吃菜，模样滑稽又可爱。没带伞的宾客，
干脆放弃躲避，顶着风雨淡定干饭。

风夹着雨水不断地打在遮阳棚上，水
花四溅。我们被打湿了头发、溅湿了衣衫，
却丝毫没有放下碗筷的意思，一边淡定吃
席，一边谈笑风生。我们几个老同学嘻嘻
哈哈，笑作一团，一边躲避风雨袭击，一边
不忘举杯祝福。原本热闹的乡下满月宴，
彻底变成了独一无二的“雨中特色喜宴”。

阿秀又好笑又愧疚，不停招呼大家躲
雨，连连感叹这场雨来得太不是时候。可
宾客们全然没有怨言，反而笑声不断，都说
雨水冲喜，寓意更好，小宝宝日后必定福气
满满、一帆风顺。

大雨来去匆匆，十几分钟后风雨骤停，
清风拂面，空气格外清新。经过一场风雨
的洗礼，宾客的热情非但没有消减，反而愈
发高涨。大家继续推杯换盏、畅谈欢笑，老
同学相聚的温情、亲朋好友的祝福，冲淡了
风雨的狼狈，只剩满满的喜庆与欢乐。

这场特殊的满月酒，因为一场突如其
来的风雨，变得格外难忘。人生难得相聚，
老友难得重逢。一场风风火火的雨中喜
宴，淋湿了衣衫，却热闹了时光。

窗外种的几簇松竹，悉悉索索地响
着。他再次铺开一张纸，研墨，蘸笔，静静
沉吟了半晌。

起笔处，一整座高山拔地而起，从右往
左巍巍地延伸开。笔墨微枯，长披麻皴刷
出峦顶沟壑；毫尖蘸墨，米点皴点出层林浓
荫、怪石成堆。如珠玑般随处散落的树与
苔，闪烁着墨黑色也掩盖不住的生机，几户
人家藏于其间，行人可以随时敲门问茶。
满目是繁华的山水，就连远山也笔墨浓
厚。这是如惊雷般的开篇，摄人心魄。

在你印象中，同这景物一样繁丽的地
方，只有十二岁时的平江路。紫阁朱楼，玉
勒雕鞍，车水马龙，蛾儿雪柳。你春风得意
地去参加神童科考试，走在大街上，一边好
奇地张望，一边预想着自己过上此般生活的
情形。静穆的试室里，小金炉飘出细细的香
烟，满屋是沉香木和墨混合的气味，你答着
试卷，四书五经，行云流水。不经意，透过红
木窗格，你瞟见一只小鸟，羽毛斑斓，如被风
簇拥着一般，滑向蓝天的远方。你不禁幻想
它如何飞过那些坊市，如何停在宫殿屋檐
上，如何被公子王孙所喜爱，用青瓷装蟹粉
来喂它……做着做着白日梦，忽地记起你在
考试呢，才连忙继续写。回到平阳县里，人
人都赞你定将一举高中，平步青云。似懂非
懂间，你又痴痴地想起那街景，那只鸟，灿烂
的幻想一不小心溢到脸上，化作嘴角的微
笑。

他已经画满了一张纸，又铺开另一张，
接着再画下去。然而笔触却萧瑟了。大片
的留白——那是缥碧的富春江——淡入大
气的远山、峭楞楞的一岸枯木，便再没有别
的了。一汪静默的写意之中，只有横秋霜
气竦竦尚可捉摸，在江面游荡，枯瘦了无情
草木，冷清了人间好景，穷秋了富春山水，
荒凉了整个世界。岁华摇落，山水岑寂，鸟
飞与人踪都绝，就是独钓寒江雪的渔翁，也
不曾留一个，恍然若梦醒后的世界。“其意
萧条，山川寂寥。”他呵呵笑了，想起这句
来。

他闭起眼，思索了一阵。控着细细的
笔尖，横向长皴，写出丝丝水纹，将富春江
从萧索引向朗润的世界。画高山，披麻皴
兼着山岚的飘逸与山壑的沉雄；画远山，向
左右渐铺渐远，渐铺渐淡，最后远影碧空
尽；画山间，山麓隐隐见出的小路，又顷刻

随山势转入将去。山高山低，树浓石淡，似
有还无，峰回路转，生命的繁盛与凄冷交织
难分，但它们本便是造化一体，又何须分
辨？不知何处是归程，恰似处处是归程。
还要什么呢？是了。两笔渔舟，一个小台，
几粒人物，渔樵隐士便足矣。他无意要造
景，笔随眼动，眼随心动，心呢，随造物而动
吧。

加入全真教后，你自号“大痴”，带着两
个杯珓，一个瓦盆，漫游在江南山林中。世
道动荡，百姓皆苦，凡找上门的，就拿出杯
珓给他们算一卦。你推演时，人们静静地
望着你，畏惧与期待的神色，时不时在灭亡
式的沉默中浮动。你把卦象解给他们，否
泰剥复，不添一句谎话。赚不到什么钱，就
走到哪住到哪，最爱坐在乱石堆杂草丛，拿
个瓦盆装酒喝，也爱跟赵孟頫学画画，做个
高龄小学生，更爱看河流入海，激流轰浪，
暴风雨要来时，海风卷起阴郁的水浪，呜呜
似有水怪悲鸣，你只坐在礁石上，痴痴地望
着。害怕的人们说你疯了。可潮起潮退，
如同人来人往，世事起落，都是一时之事，
又何惧之有呢？后来你终于定居，在富春
山居。望峰窥谷，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行
到水穷处便坐，山中习静动辄一整天。出
游随身带着画具，兴至直接画画，兴尽就回
家吃饭。无用师请你为他画一幅长卷，你
欣然答应用三年给他画。

远山已远，他用枯笔淡墨，皴擦出一道
荒芜的石头岸，一痕长长的江堤，上下一
白，唯有两撇渔舟，静静空浮于留白的江
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然后他
蘸浓墨，最后一次，画了一座拔地而起的高
山，繁华葱茏，如乐曲的最后一个重音，如
他电光石火的大悟，如他生命中的最后一
个波澜壮阔，如顿觉的瞬间，如心之至高。
最后，线描与墨带，交织成远山与堤岸，渐
拖渐远，如袅袅的余音，消失于最后的留白
中。高高低低山，起起伏伏水，平顶松，枯
树，怪石，苔，人，归入空白的大寂静，就此
完结。

听说徐寿辉的兵乱要到富阳来了。无
用接过画时，这么说。要去北方避一避么。

他笑着叹息一声，摇摇头。仰头望着
天，那么高，那么远，那么青的天。

无妨，这《富春山居图》终于完成，大痴
道人此生，亦完成矣。

山长水阔知何处
■汪昕彤


